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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
債
還
錢
是
正
理
，
欠
債
不
還
錢
，
還

要
殺
死
債
權
人
，
往
往
是
推
理
小
說
慣
用

的
情
節
；
就
算
是
現
實
新
聞
中
有
過
的
主

角
，
都
是
心
術
不
正
的
成
年
人
，
不
可
能

出
自
乳
臭
未
乾
小
子
的
思
維
，
可
是
有
這

種
思
維
的
小
魔
怪
終
於
出
現
了
，
美
國
廣
播
公

司
︵A

B
C

︶︽
占
美
雞
毛
秀
︾﹁
兒
童
圓
桌
會
議
﹂

節
目
中
，
主
持
人
占
美
問
到
出
席
兒
童
：
﹁
我

們
欠
下
中
國
國
債
一
萬
三
千
億
美
元
，
怎
樣
還

得
完
？
﹂
其
中
一
個
六
歲
小
魔
怪
馬
上
不
加
思

索
就
神
氣
拍
㠥
桌
子
說
：
﹁
繞
到
地
球
另
一

邊
，
殺
光
所
有
中
國
人
！
﹂

聽
說
現
場
反
應
湧
現
一
片
笑
聲
，
都
欣
賞
這

種
美
式
幽
默
的
﹁
童
真
﹂。
類
似
﹁
美
式
幽
默
﹂

在
︽
笑
笑
小
電
影
︾
中
早
就
看
慣
，
而
且
每
集

都
有
，
播
過
好
幾
千
次
，
每
次
看
到
有
人
踤

倒
，
危
及
生
命
甚
至
瀕
臨
死
亡
邊
沿
，
連
同
其

中
有
些
涉
及
虐
童
片
段—

如
任
未
滿
周
歲
的
小

兒
從
十
多
級
樓
梯
由
上
滾
下
，
把
小
兒
放
在
大

圓
板
上
狂
轉
一
百
幾
十
次
之
類
，
隨
時
可
能
令
小
東
西
變

成
植
物
人
的
把
戲
，
那
些
美
籍
觀
眾
便
同
樣
笑
到
人
仰
馬

翻
，
可
見
﹁
美
式
幽
默
﹂
㛐
蘊
藏
㠥
祖
宗
殘
殺
土
人
的
暴

力
Ｄ
Ｎ
Ａ
，
仍
在
不
斷
發
酵
。

童
真
？
別
說
得
那
麼
簡
單
。
三
歲
定
八
十
，
小
子
日
後

做
了
總
統
，
會
變
成
怎
樣
一
個
傢
伙
，
想
想
已
教
人
脊
骨

生
寒
；
就
是
目
下
小
魔
怪
這
想
法
，
也
不
可
能
純
然
出
自

小
腦
袋
，
顯
然
平
日
聽
過
成
年
人
對
中
國
太
多
負
面
批

評
，
上
了
心
，
洗
過
腦
，
是
非
黑
白
顛
倒
；
美
國
一
向
自

視
過
高
，
不
時
對
其
他
國
家
管
頭
管
腳
，
心
態
像
國
際
黑

幫
大
佬
還
多
過
像
國
際
刑
警
，
灌
輸
給
下
一
代
是
怎
樣
的

一
套
教
育
已
可
思
過
。

就
算
其
他
強
調
尊
重
人
權
自
由
的
國
家
，
訂
立
的
法
律

如
何
冠
冕
堂
皇
，
本
土
國
人
對
非
我
族
類
還
是
撇
不
了
歧

視
，
年
前
便
曾
說
過
，
在
加
拿
大
交
通
紅
燈
前
停
車
外

望
，
就
看
到
跟
我
們
並
排
那
輛
私
家
車
尾
座
一
個
年
約
八

歲
洋
女
童
，
一
直
以
極
度
醜
惡
充
滿
仇
恨
的
目
光
射
向
我

們
，
便
可
推
想
她
跟
六
歲
的
小
魔
怪
出
生
於
同
類
家
庭
。

百
家
廊

卞
允
斗

童言豈能無忌
連盈慧

翠袖
乾坤

想
買
一
隻
鴨
子
燉
湯
，
有
人
提
醒

我
，
別
讓
小
販
在
宰
鴨
褪
毛
時
把
鴨
信

取
走
了
。
咦
，
我
還
真
不
知
道
現
在
的

鴨
信
如
此
搶
手
呢
。
記
得
過
去
人
們
在

家
裡
辦
婚
宴
，
常
會
為
多
勞
一
道
工

序
，
須
取
下
鴨
信
而
犯
愁
，
因
為
做
全
鴨
的
酒

席
菜
，
不
把
長
長
的
鴨
舌
頭
取
下
，
在
過
去
是

會
被
視
為
輕
慢
客
人
的
。
昔
日
鴨
信
之
微
賤
，

與
丟
棄
覺
可
惜
、
食
又
無
所
得
的
雞
肋
略
似
。

不
過
，
鴨
信
的
卑
微
又
與
性
味
無
關
，
只
是

受
格
局
所
限
，
屬
於
不
入
流
的
低
檔
食
材
，
上

不
得
㟜
面
。
若
是
經
過
巧
手
烹
炮
，
製
成
風
味

小
食
，
還
是
頗
受
歡
迎
的
。
︽
紅
樓
夢
︾
裡

面
，
寶
玉
到
薛
姨
媽
家
玩
，
無
意
誇
讚
起
在
寧

國
府
吃
到
的
好
鴨
信
，
薛
姨
媽
趕
忙
也
把
自
己

糟
的
鴨
信
拿
出
來
給
他
嘗
一
嘗
。
想
見
府
門
頭

裡
的
太
太
和
公
子
哥
兒
，
也
好
這
一
口
。
就
連

小
資
始
祖
張
愛
玲
，
寓
居
海
外
，
回
憶
起
幼
時

在
天
津
吃
過
的
鴨
信
小
蘿
蔔
湯
，
對
那
種
清
腴

嫩
滑
的
滋
味
，
也
是
思
之
不
置
。

鴨
信
的
妙
處
，
在
於
一
根
扁
形
細
長
的
舌
骨

上
，
裹
㠥
恰
到
好
處
的
柔
韌
軟
肉
，
不
多
不

少
，
讓
人
一
口
咬
下
去
，
有
㠥
清
晰
的
骨
感
，

不
會
有
吃
到
蹄
膀
般
的
厚
實
和
膩
味
，
但
也
不

會
寡
薄
到
讓
人
覺
得
毫
無
嚼
頭
，
從
而
意
興
蕭
索
。
由
於

足
夠
柔
韌
，
一
如
逗
人
舌
吻
的
﹁
尤
物
﹂，
可
供
人
對
那

根
帶
㠥
薄
肉
的
軟
骨
進
行
反
覆
吸
吮
、
咬
嚼
和
撕
扯
，
從

口
腔
活
動
中
獲
得
快
感
和
滿
足
。
所
以
，
就
像
若
即
若
離

的
感
情
最
令
人
心
動
，
朦
朦
朧
朧
的
情
性
最
為
挑
逗
一

樣
，
沒
有
太
多
的
吃
頭
，
其
實
也
就
是
鴨
信
的
最
大
噱

頭
。
故
不
論
在
排
檔
或
夜
店
，
它
都
是
獨
當
一
面
的
小

吃
，
堪
稱
舌
尖
上
的
誘
惑
，
要
引
人
用
舌
頭
與
之
做
親
密

接
觸
。

鴨
信
的
吃
法
，
雖
然
也
有
張
愛
玲
提
到
的
燉
小
蘿
蔔
湯

這
樣
的
特
殊
菜
式
，
但
最
常
見
的
，
還
是
糟
醬
成
滷
味
小

食
，
由
醬
汁
來
決
定
它
的
味
道
。
人
們
先
將
鴨
信
焯
灼
去

腥
，
配
上
多
味
辛
香
調
料
，
熬
成
香
濃
味
郁
的
滷
汁
，
再

把
鴨
信
放
入
浸
煮
入
味
。
還
有
一
種
用
酒
糟
做
成
的
香
糟

鴨
信
，
也
是
香
辣
刺
激
，
後
勁
十
足
。
不
同
的
配
方
，
區

別
只
在
於
是
直
沁
腸
胃
、
讓
人
青
筋
暴
起
的
火
辣
，
還
是

慢
慢
浸
漬
肺
腑
的
陰
柔
之
辣
。
所
以
，
當
一
碟
澆
㠥
火
紅

醬
汁
的
鴨
信
端
上
桌
來
，
那
種
不
加
掩
飾
的
火
爆
張
揚
，

是
很
勾
人
食
慾
的
，
即
使
不
喜
吃
辣
的
人
，
也
常
會
按
捺

不
住
，
要
冒
險
一
試
。

炎
熱
的
夏
日
夜
晚
，
美
味
的
滷
鴨
信
就
是
一
縷
讓
人
身

心
舒
暢
的
清
爽
和
風
，
夜
市
裡
，
吃
鴨
信
的
場
面
是
十
分

熱
鬧
和
有
趣
的
。
一
群
人
圍
坐
在
小
桌
前
，
人
手
各
持
一

根
，
先
蘸
一
點
醬
汁
，
然
後
呲
牙
咧
嘴
地
埋
首
專
心
啃

食
。
那
種
手
口
並
動
、
十
指
流
汁
的
架
式
，
令
人
觀
之
發

噱
。
而
慣
食
此
味
者
，
也
會
掌
握
訣
竅
，
先
咬
住
鴨
信
的

根
部
，
手
猛
力
一
抽
，
把
軟
骨
從
中
抽
出
來
，
動
作
迅
速

而
嫻
熟
，
最
後
再
喝
一
口
冰
爽
的
啤
酒
，
把
嚼
碎
的
鴨
信

吞
落
肚
中
。
人
只
有
置
身
斯
時
斯
境
，
才
能
真
正
感
受
到

火
熱
喧
騰
的
夏
夜
原
味
。

舌尖上的誘惑
陶　琦

亦有
可聞

余
華
是
一
位
很
會
說
故
事
的
小

說
家
。
他
的
︽
活
㠥
︾，
通
過
一
個

小
人
物
的
小
故
事
，
道
盡
文
革
時

期
及
其
前
後
各
種
運
動
造
成
的
人

間
辛
酸
。
小
說
經
過
大
導
演
張
藝

謀
的
生
花
妙
導
的
一
齣
電
影
，
更
是
轟

動
一
時
。
既
造
就
了
余
華
的
名
氣
，
也

可
說
是
當
代
電
影
的
經
典
。

余
華
的
最
新
小
說
︽
第
七
天
︾，
據
說

在
內
地
引
起
爭
議
，
這
就
引
起
我
的
好

奇
心
，
於
是
買
來
一
看
。
篇
幅
不
長
，

就
是
一
天
一
章
，
我
也
就
是
在
每
個
晚

上
，
臨
睡
覺
前
看
一
篇
︵
一
天
︶，
七
個

晚
上
便
看
完
。
覺
得
故
事
散
亂
，
諷
刺

淺
薄
，
實
在
算
不
上
名
作
。

故
事
頗
為
鬆
散
，
就
是
寫
一
個
死
魂

靈
在
殯
儀
館
等
待
火
化
的
小
故
事
。
其

中
穿
插
對
社
會
上
一
些
不
合
理
現
象
的

諷
刺
。
例
如
在
殯
儀
館
等
待
火
化
，
也

尊
卑
有
別
。
權
貴
的
死
魂
靈
，
有
火
化
的
優
先
權
。

在
等
候
大
廳
上
，
有
沙
發
可
坐
。
一
般
平
民
老
百

姓
，
等
候
火
化
需
要
好
幾
天
，
而
且
只
能
坐
在
硬
板

㟧
上
。

又
如
墓
地
，
權
貴
的
都
建
在
高
高
的
山
頂
，
面
對

大
海
，
雲
霧
繚
繞
，
是
高
山
仰
止
的
海
景
豪
墓
。
平

民
的
呢
，
自
然
是
平
凡
不
過
，
但
一
平
米
的
墓
地
，

竟
要
價
三
萬
元
。
而
且
只
有
二
十
五
年
的
產
權
，
據

說
比
人
住
的
房
子
還
要
貴
。
家
屬
如
果
無
力
續
交
費

用
延
續
產
權
的
話
，
﹁
他
們
的
骨
灰
只
好
去
充
當
田

地
裡
的
肥
料
。
﹂

此
外
，
權
貴
者
出
殯
是
十
分
大
陣
仗
。
余
華
寫

道
：
﹁
他
的
骨
灰
盒
上
面
覆
蓋
㠥
黨
旗
，
安
放
在
緩

緩
駛
去
的
黑
色
殯
儀
車
裡
，
後
面
有
幾
百
轎
車
緩
緩

跟
隨
，
被
封
鎖
的
道
路
上
哀
樂
響
起⋯

⋯

﹂

余
華
又
描
寫
主
角
在
公
司
裡
的
同
事
中
有
一
位
漂

亮
的
女
子
，
公
司
利
用
她
的
美
色
，
在
談
生
意
的
酒

席
上
落
落
大
方
的
周
旋
，
於
是
生
意
的
合
作
往
往
因

此
水
到
渠
成
。
而
她
的
戀
愛
對
象
都
是
﹁
市
裡
領
導

們
的
兒
子
﹂。

七
天
裡
還
有
不
少
這
樣
的
小
諷
刺
。
其
實
這
些
等

級
森
嚴
和
人
望
高
處
的
現
象
，
人
們
都
已
司
空
見

慣
，
這
個
七
天
的
諷
刺
便
表
現
得
蒼
白
無
力
。

余華的《第七天》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遊
亞
美
尼
亞
，
看
得
最
多
的
是
修

道
院
，
每
一
間
都
是
各
具
歷
史
意

義
，
表
列
世
界
文
化
遺
產
名
錄
，
而

且
都
是
擁
據
地
理
特
色
的
，
有
在
高

山
上
、
湖
泊
邊
、
岩
崖
裡⋯

⋯

叫
人

目
不
暇
給
、
蔚
為
奇
觀
。

格
加
爾
修
道
院
︵G

eghard
M
onastery

︶

位
於
亞
美
尼
亞
首
都
埃
里
溫
東
南
四
十
公

里
的
亞
扎
德
溪
谷
︵A

zat
V
alley

︶
中
，
在

七
世
紀
到
十
世
紀
的
古
代
記
載
中
，
叫
做

艾
里
凡
克
︵A

yrivank

︶，
亞
美
尼
亞
語
的

意
思
是
洞
穴
修
道
院
，
因
其
大
部
分
建
築

物
在
岩
洞
中
鑿
成
而
得
名
，
倚
山
傍
河
，

氣
勢
宏
偉
。

修
道
院
因
所
收
藏
的
聖
物
而
聞
名
，
當

中
最
著
名
的
是
曾
經
傷
害
耶
穌
的
矛
頭
，

這
使
得
它
成
為
幾
個
世
紀
以
來
，
成
為
亞
美
尼
亞
基

督
徒
的
朝
聖
之
地
。
虔
誠
的
遊
客
在
後
續
的
幾
個
世

紀
中
，
大
量
地
捐
贈
土
地
、
金
錢
和
手
稿
等
物
品
。

在
戰
火
中
的
修
道
院
，
除
了
這
支
傳
奇
的
矛
頭
，
沒

有
一
件
藝
術
品
可
以
倖
存
，
現
今
這
件
寶
貴
文
物
已

被
移
送
至
埃
奇
米
阿
津
大
教
堂
中
陳
列
保
管
。

格
加
爾
修
道
院
被
譽
為
亞
美
尼
亞
中
世
紀
建
築
的

巔
峰
之
作
，
也
是
國
內
迄
今
整
體
建
築
和
裝
飾
藝
術

保
存
最
好
、
最
完
整
的
修
道
院
，
二
○
○
○
年
入
選

U
N
E
SC
O

世
界
文
化
遺
產
名
錄
。

徘
徊
在
這
一
座
石
山
挖
空
、
雕
刻
而
成
的
修
道
院

的
陰
涼
教
堂
裡
，
看
㠥
燭
光
點
點
映
㠥
人
們
寧
靜
的

臉
龐
，
在
神
龕
前
屏
息
仰
望
這
被
鑿
掘
而
出
、
四
周

都
是
石
頭
的
神
秘
空
間
，
令
人
不
期
然
生
就
一
種
凜

然
的
感
觸
。

忽
而
，
隔
壁
的
小
禮
拜
堂
傳
來
一
首
亞
美
尼
亞
聖

詠
，
急
忙
循
聲
而
去
，
發
現
三
位
女
子
正
吟
唱
㠥
聖

詩
。
沒
有
任
何
樂
器
的
伴
奏
，
整
個
歌
聲
聽
起
來
卻

猶
如
仙
樂
般
的
動
聽
，
那
歌
聲
充
滿
㠥
磁
性
、
聖

潔
，
彷
彿
是
來
自
天
外
的
籟
音
，
迴
旋
在
黑
色
的
石

頭
穹
頂
下
，
好
一
場
令
人
悸
動
的
宗
教
藝
術
演
出
！

洞穴修道院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美
國
有
研
究
調
查
指

出
，
員
工
沒
有
病
也
請
病

假
不
去
上
班
的
，
有
上
升

的
趨
勢
。
不
過
，
最
有
趣

的
，
是
有
三
成
員
工
身
體

不
舒
服
卻
不
請
假
，
因
為
要
把

病
假
用
在
健
康
的
時
候
。

我
想
起
的
不
是
員
工
，
而
是

學
生
，
缺
席
的
都
會
在
下
次
上

課
時
補
張
醫
生
證
明
或
家
長
證

明
，
但
也
有
些
學
生
是
帶
㠥
口

罩
來
上
堂
了
。
記
得
有
一
次
，

我
要
學
生
上
前
說
故
事
，
有
一

位
戴
㠥
口
罩
的
學
生
，
竟
連
話

也
說
不
出
來
，
真
是
勤
奮
。
　

曾
經
有
個
學
生
，
上
了
兩
節

課
之
後
才
到
，
一
進
來
就
對
我

說
，
剛
剛
是
去
做
義
工
。
我
心
中
嘀
咕
，

難
道
做
義
工
的
時
間
不
會
預
先
安
排
嗎
？

不
過
我
沒
有
說
出
來
，
只
是
笑
笑
。

年
輕
人
都
喜
歡
看
足
球
，
而
足
球
比
賽

由
於
時
差
問
題
，
常
常
是
香
港
深
夜
才
直

播
，
特
別
是
皇
家
馬
德
里
和
巴
塞
羅
那
，

都
是
凌
晨
二
三
點
才
開
波
，
所
以
我
最
怕

星
期
一
的
早
堂
，
學
生
不
是
睡
眼
惺
忪
到

來
，
就
是
乾
脆
缺
席
。

美
國
的
調
查
指
出
，
員
工
的
請
假
理
由

千
奇
百
怪
，
比
如
說
開
車
在
高
速
公
路

時
，
假
牙
飛
出
窗
外
、
有
人
黏
死
家
門
沒

法
打
開
、
不
小
心
咬
到
舌
頭
說
不
出
話
、

陷
入
狂
怒
狀
態
怕
進
辦
公
室
會
揍
人
、
迷

路
到
了
另
一
州
去
、
出
門
時
無
法
決
定
穿

什
麼
衣
服
等
等
。

在
香
港
，
迷
路
是
不
可
能
的
，
因
為
地

方
太
小
，
就
算
不
小
心
開
到
機
場
，
回
程

頂
多
是
遲
到
而
已
。
咬
到
舌
頭
不
能
說

話
，
難
道
上
班
也
要
說
很
多
話
嗎
？
如
果

上
班
時
喋
喋
不
休
，
不
會
被
老
闆
炒
魷
魚

嗎
？
不
過
，
不
能
說
話
不
上
學
也
許
是
個

理
由
，
因
為
學
生
都
喜
歡
把
話
留
到
在
課

室
裡
偷
偷
交
談
。
但
如
今
不
是
可
以
用
手

機
交
談
嗎
？

請假的理由
興　國

隨想
國

看
︽
戴
安
娜
︾
時
，
順
便
看
了
英
國
電

影
小
品
︽
回
到
最
愛
的
一
天
︾。
本
來
對
以

穿
越
時
空
為
噱
頭
的
故
事
不
感
興
趣
，
但

原
來
神
奇
之
力
只
是
包
裝
的
手
段
，
傳
遞

的
主
題
卻
是
溫
馨
中
含
雋
永
：
珍
惜
每
一

天
的
愛
。

電
影
一
開
頭
是
，
父
親
在
男
主
角
阿
添
二
十

一
歲
生
日
時
告
訴
他
，
家
族
的
男
性
擁
有
回
到

過
去
的
能
力
，
教
他
不
妨
運
用
，
說
有
些
事
情

如
果
重
頭
來
過
，
效
果
可
能
不
同
；
但
同
時
提

醒
他
，
當
改
變
一
件
事
情
時
，
也
可
能
會
同
時

改
變
其
他
事
情
。

於
是
，
好
奇
的
阿
添
每
每
在
生
活
中
遇
到
挫

敗
或
感
覺
不
對
時
，
就
悄
悄
進
入
衣
櫃
重
新
換

個
形
象
，
鏡
頭
也
倒
退
到
同
樣
情
景
，
讓
他
重

新
遇
到
之
前
的
人
和
事
，
並
以
另
一
種
他
自
以

為
較
成
熟
的
方
式
去
處
理
，
結
果
當
然
不
一

樣
，
但
新
的
結
果
是
否
更
好
呢
？
見
仁
見
智
。

男
主
角
有
善
良
的
願
望
，
也
有
執
㠥
的
追
求
。
他
對
跟

初
戀
情
人
相
遇
時
因
為
笨
手
笨
腳
而
耿
耿
於
懷
，
於
是
在

以
後
的
多
次
重
遇
時
，
他
都
刻
意
利
用
﹁
回
到
過
去
﹂
的

特
異
功
能
，
令
自
己
的
表
現
更
好
一
些
，
結
果
，
他
卻
無

意
中
傷
害
了
身
邊
的
人
。

主
題
很
簡
單
：
曾
經
，
因
為
年
輕
，
因
為
經
驗
淺
薄
，

因
為
知
識
不
夠
，
我
們
不
懂
愛
，
不
懂
怎
樣
處
理
人
際
關

係
，
於
是
若
干
年
後
，
回
頭
望
過
去
，
我
們
會
有
遺
憾
的

感
覺
：
假
如
可
以
重
新
來
過
，
假
如
可
以
再
愛
一
次
，
會

如
何
如
何
。

只
是
，
﹁
再
愛
一
次
﹂
的
已
不
是
原
來
的
人
。
因
為
生

活
會
變
，
人
更
會
變
，
自
己
更
在
不
知
不
覺
中
變
了
。
電

影
的
英
文
名
叫A

bout
T
im
e

，
可
能
想
說
，
愛
的
時
機
很

重
要
，
這
不
難
理
解
。
年
輕
的
兒
子
也
以
為
自
己
沒
得
到

初
戀
情
人
的
心
，
也
跟
時
機
有
關
，
於
是
他
要
回
到
過

去
。體

驗
之
後
，
他
才
領
悟
到
，
如
果
沒
有
當
初
的
幼
稚
或

笨
拙
，
就
不
會
有
後
來
的
純
熟
和
圓
融
。
所
以
，
用A

bout
L
ife

或A
bout

L
ove

更
準
確
。
其
實
，
沒
有
最
愛
的
過
去
，

只
有
珍
惜
當
下
擁
有
的
。

一
個
總
在
執
㠥
舊
情
和
追
求
完
美
的
人
，
不
但
自
戀
，

而
且
傷
人
。
其
實
，
愛
情
不
是
穿
梭
時
空
的
想
像
，
生
活

中
也
沒
有
多
少
的
戲
劇
效
果
，
而
是
瑣
碎
、
平
凡
，
卻
踏

實
、
溫
馨
。

愛在當下
呂書練

獨家
風景

金秋十月，是收穫的季節，我和幾位朋友交談
起來，都沒有感到收穫的快樂，被「隨份子」攪
得有點暈頭轉向。細數起來，每個人從腰包裡掏
出個萬兒八千元，已經遠遠超出了本月的薪金所
得。出於對隨份子的煩惱，不妨談一下與之相關
的話題。
「隨份子」是中國的民間傳統，早在古代就已

形成，隨份子原本是一種幫扶救助行為，它之所
以傳承至今，因為是一個人情交往的手段。作為
民間約定俗成的一個習俗，體現人世間睦鄰友好
的情感，不愧是人們相互關愛、相互幫助、增進
感情的一種好形式。
「隨份子」起源於古時鄉村貧困者之間的互助

幫扶活動。對於這個風俗，《孟子．滕文公上》、
《周禮》等古代典籍都有記載。早在先秦宗族村社
裡，鄉民之間的救濟與互助，已經十分普遍。但
當時捐助的對象僅局限於村民中貧困的人，宋代
《呂氏鄉約》就作出這樣的規定：遇到死葬、水
災、誣枉、疾病、貧乏、盜賊、孤弱七個方面困
難時，鄉民同約都要患難相恤，充分體現了國人
的人道主義精神。這種互助風在中國沿襲至今，
廣為流傳，做為「患難相恤」、「禮俗相交」的人
際相助與溝通手段，成為百姓約定俗成的並具有
自覺性的「土規定」。
在當今社會的交往中，隨份子是人與人感情溝

通的一種方式。親朋好友、同窗同事、上司部
下、街坊鄰里家中有喜事就去道賀，若遇喪葬就
去弔唁，隨上一份禮物，表達一份心意，這是延
續友誼的手段，增進感情溝通的機會，這麼做無
可非議，也是人之常情。
曾記得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我開始參與隨份

子，街坊鄰里一般2元至5元，親朋好友家婚禮一
般隨10元至20元錢，情誼重的另加一床被面。到
了九十年代，隨份子都在百元以上，既沒有很大
的壓力，又表達了親情友情，偶爾參加婚宴，也
是在自己家裡設灶烹飪，酒席雖簡單，心裡樂滋
滋的。
但是隨㠥社會的發展，進入本世紀後，隨份子

價碼超千元。隨禮的名目越來越多，風氣愈颳愈
烈，波及面越來越廣，花樣不斷翻新，讓人真有
些難以應付。細數起來結婚、死人、生孩子、生
日、升學、喬遷、開業、錄用、升職、出國、孩
子滿月、再婚再嫁等都要隨禮，隨禮名目繁多，
讓人應接不暇，尤其是春節、仲秋、國慶、元旦
期間較為集中。
俗話說「君子之交淡如水」，人與人之間的感情

毋須用隨禮多少來衡量。如果「禮」超越了
「情」，就會成為負擔，鬧得雙方都尷尬。坊間流
傳㠥順口溜，「100拿不出手，200讓人捎㠥走，
500喝頓酒，600去兩口，千元感情久」，這些只是
「一般行情」，遇上「土豪」長輩，就會給晚輩
「豪擲」一萬或幾萬元的結婚禮金。那些富豪明星
一擲數十萬、上百萬，更是令人咋舌。理性的隨
禮要有度，以達情謝意，增進友誼即可，重情不
重禮才是和諧人情的本意。
隨禮請客也有戲劇性，《笑林廣記》中有這樣

一則笑話：有個人遇到了喜事，熟人都「隨份子」
送禮祝賀。一個朋友只送了五分銀子，在封皮上
寫㠥：「送賀禮一錢，現銀五分，賒欠五分。」
後來這個朋友也有喜事，當初受禮的人也應送
禮。他便送了個空封給朋友，在封皮上寫道：
「討還你欠我的五分，再賒五分。」這則笑話，反
映出隨禮失去了濟困助貧的本意。《遼瀋晚報》
登載一則消息：有一對鄉下老夫妻大半輩子隨份
子，可就是沒機會收回來。他家的母豬下崽，就
擺了酒席邀請街坊和親朋，大家少不了掏腰包
「祝賀」。

隨㠥隨禮的次數增多，答謝宴會也就越來越
多，讓人感到隨禮不是在增進友誼和情感，好像
是在相互做交易。借助辦酒大家吃㠥「自助餐」，
自己花錢吃自己的飯，互相浪費了金錢，主客雙
方都不願意，但礙於面子，沒有人願意捅破這層
窗戶紙，就此隨禮性質也就變了味道，更有甚者
「整酒」致貧。

隨份子也容易引發心中不愉悅，抱怨「無休止
隨禮」，變㠥法的宴請。近日，相關媒體社會調查

發現，52.5%的人經常「隨份子」，但僅7.6%的人
「支持」這一行為。違心「隨份子」讓98%的人感
到負擔。隨份子的不情願，收份子的也有苦衷，
收了禮就要請客，下次我的標準不能次於你。過
去請客僅限於親朋好友，以答親人或摯友的情
誼。大家很高興地相約而去，捧個人場，這都是
情理之中的事。現如今，水漲船高，酒席越辦越
奢侈，把好端端的份子錢拱手送給餐飲商，有的
淨賠不賺，還欠下人情債。
請柬就是「紅色罰單」，有些權勢者利用各種理

由，屢擺宴請斂財。更有富豪明星，其本身對於
金錢來說視如紙張，但依然時不時地揮灑出「紅
色罰單」。富豪明星是一種炫耀，平民百姓是一種
人情交往，大家都知道「請柬」太有銅臭味，可
是又有誰能加以抵制呢？誰家也有需要幫忙的事
情，親朋好友隨禮幫襯一下也無可厚非，然而，
變了味的「請客送禮」勢必演變成社會陋習。
隨份子和請客是一對孿生兒，都是打㠥「禮尚

往來，來而無禮不君子」的古人之禮。更多的人
對請客送禮越來越反感，卻又礙於面子不得不違
心的加入該行列。在隨禮的人群中，隨大流人群
佔大多數，大多數人不在乎那點禮，人們相互攀
比，為顯示其所謂的身份、地位，就出現了競相
攀比的虛榮心態，為請客送禮之風
推波助瀾。
喜好大操大辦者，自己家裡有喜

事，電話信息先下毛毛雨，隨後請
柬就到了，盡力吸納「人氣」。在某
些人眼裡，往往把利益看得比人際
關係更重要，今天你請我，明天我
請你，製造惡性循環。少數人一味
地從經濟利益方面㠥想，卻淡化了
人之間的情感，告訴隨禮者銀行賬
戶，讓把禮金打在卡上，人可不來
無關緊要，禮金可不能少了，玷污
了隨禮之本意。
隨份子扭曲了經濟互助和「禮尚

往來」的初衷，日益變成了一種人

情債務，成為人們生活中的一個情感負擔和心理
負擔。當前許多人際關係呈現出一種尷尬的局
面，無論富者還是貧者，事實上隨禮多了，感情
依舊沒有增加。在喜樂或哀樂聲中，參與者多是
滿臉笑不由衷，皮笑肉不笑，滿嘴禮儀客套詞
彙。無論是喜酒也好，吃大喪也罷，酒足飯飽之
後，無非就是個高價消費，一頓滿腹酒肉之過客
而已。
人們都知道，婚喪事大操大辦是封建腐朽的遺

毒，這種陋習不退出歷史舞台，就會束縛社會生
產力的發展，阻礙社會文明進程。勤儉是中華民
族的傳統美德，中國人歷來有「成由節儉，敗由
奢」的意識。勤儉要求人們理性開支、樸素節
約、珍惜勞動成果，同時也珍惜他人的勞動成
果，反對揮霍浪費行為。經濟是家庭的命脈，勤
儉直接涉及到家庭的幸福，勤儉對於推動社會文
明進步，促進和諧至關重要。
和諧社會建設大力提倡婚事新辦喪事簡辦，弘

揚新風尚需要每個人的自覺行動，以健康文明新
風代替舊風俗。勤儉辦婚喪事，就要杜絕盲目攀
比，去除婚喪事中的高消費，增加人們的精神消
費。婚事新辦喪事簡辦靠自覺行動，不但自己不
行大操大辦之事，還要說服親朋好友，盡量不為
大操大辦者助興捧場。倡導送精神禮，送道德
禮，不送或少送物質禮，使大操大辦沒有活動空
間。遠離隨份子和收份子並不是違背道德良知的
行為，更不是淡漠人情味，而是體現純樸、善
良、節儉、友善的中華美德，只要人們共同努
力，必定還「隨份子」的本來面目。

話說「隨份子」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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